
時間和不能預見的遭遇 

    那是發生在他們開始共同訓練後剛好滿一週的事。 

其實之前老師就已預告會有這麼一場測試，可他沒想到七天的時間一瞬就過去了，也許是

因國一那年讀到了相關報導和書籍，整整期待了六年，好不容易盼來了十八歲，經過定向訓練

後，終於與他念茲在茲的導盲犬相遇了。 

         此時此刻老師告訴他：「明天你要跟你的夥伴獨立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為確保安全我會

在後方跟著，但不會提供任何幫助，因為你們才剛開始配對，所以不論用導盲犬、白手杖還是

向路人求助皆可。」為了能順利完成測試，他先打了電話到要去的店家詢問如何前往──其實這

家咖啡廳的老闆本身就是導盲犬的寄養媽媽，對話中他鉅細靡遺的重述每個細節──從捷運站 3

號出口出來後過馬路，遇到麥當勞後左轉，碰到全家後轉進第一條巷子…...，深怕有所遺漏或

聽錯，同時在腦海中反覆畫著心裡地圖。 

         隔天早上九點左右，測驗開始，才剛一出發狗狗就不聽使喚，下了好幾次口令才緩慢的前

進(回想起來當時他因經驗不足，忘了可以在上路前先做些服從訓練，使狗狗的注意力更集中)，

好不容易抵達了捷運站，要找服務台，因是常走的車站，他已然記住櫃台的位置，只不過他也

想試試這一個星期以來的訓練成果，不料再次體驗到感情的建立真非一朝一夕就能產生，空蕩

的車站迴盪著他下指令的聲音，繞了許久這才抵達。 

來到窗口，站務員主動詢問：「需要引導嗎？」這讓他鬆了口氣，因為有時他們還在處理

其他業務但他無法察覺，因此時常裹足，不知該何時上前才好，結果站務員請一旁正在收垃圾

的清潔阿姨做引導，她立刻爽快的答應了，在前往手扶梯時，阿姨對他說：「抱歉，我剛才以

為你是訓練師，沒去幫忙。」他笑笑回答：「沒事。」 

被誤認成明眼人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因為光從外表，短時間內實在看不出他的眼睛與旁

人有何不同，這可以是優勢，也可能遭誤會；但通常聽到這樣的話時他是感到高興的──並非他

以身為視障者為恥，而是他期許自己能藉由各種訓練，使儀態與氣質都自在且得體。 

進行引導時狗狗會站在使用者左側，因此阿姨也就順勢讓他握著她的左手肘，上電扶梯後，

雖然早已取消靠右側站立讓出左側通道的規定(事實上這不僅危險，對手扶梯的耗損也大，然而

大家仍舊習慣如此。)，於是阿姨站到比他上面一階，讓兩人靠右側前後站立，狗狗則跟他平行

站著，那時還有些上班族模樣的人急著趕車，好幾個硬是擠過走上月台，一旁分明有樓梯 ......，

他只好盡量把導盲犬靠向自己，避免被踩到。 



這是他首次請站務員引導，起初還有些緊張，幸虧阿姨在等車時問了他幾個有關狗狗的問

題，讓他稍微放鬆了些，車子進站後下車的人很多，阿姨帶著他上車並找到座位後，車子已然

發動，因此她陪著他坐了一站才搭車返回，下車之際她還貼心的告知：「那我要下車囉！再

見。」 

一路從高架搭到地下，窗外的陽光消失，他也要轉車了，同一站要下車的人很多，好不容

易擠過人群，這次是由保全帶他轉車，行進間他問道：「你是新手對吧？」 

他聽了有些疑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常搭車的狗狗都會認得站務員，一下車就會主動走向他們。」他這才明白過來，保全又

補上一句：「也許是因為知道有了我們，牠們就可以放鬆一下的關係吧！」他聽了也不禁微笑。 

這一路都在地下行駛，明知外頭是艷陽高照，車箱內的冷氣卻強到讓人發抖，陰暗的密閉

空間使得旁人的好奇眼光變得格外清晰，他非常仔細的聽著靠站廣播，深怕錯過，可軌道摩擦

與空調吹送的聲音之大，彷彿刻意要掩蓋掉這一切似的，他不時撫摸一下狗狗的頭，一方面安

定自己的心神，同時也暗暗希望待會牠能發揮功用，專心工作。 

在目標站引導的又是一位清潔阿姨，不知是否因忐忑之情全都寫在臉上，她主動詢問幾號

出口之外，還另外問了最終目的地為何，得知他是第一次前往時，阿姨也替他緊張起來，本來

引導人員最多只需要陪同至最靠近出口的馬路路緣，已稱得上十分盡責的了。3號出口外是條

雙向各有兩線道的大馬路，剛好行人是紅燈，烈陽照射在人們身上，水泥地上光影錯落，車流

量很大；等候的人卻不多，阿姨帶他站到定點後沒有馬上離開。 

他揣測：「是要提醒我什麼時候綠燈嗎？」 突然之間他聽到阿姨向一個路人說：「小姐，

不好意思，請問妳趕時間嗎？能否陪他過馬路呢？」他著實嚇了一跳，不知那位小姐是否益然，

他並沒有聽到她的回答，但顯然是答應了，接著阿姨變牽著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肘，正值盛夏，

又是接近正午時分，氣溫極高，距離綠燈還有段時間，他因為擔心手汗流在對方手上而自動鬆

了手。 

「綠燈囉！」說話的同時她主動且自然的勾起他的手向對面走去，「你是要到麥當勞嗎？」

大概是方才阿姨告訴她的，於是他簡單說明了那只是前往目的地途中的一個路標。原本阿姨其

實只有拜託她陪他到麥當勞而已，到了之後她主動向幾個店家詢問了那家咖啡廳所在的地址要

怎麼走，但不知怎的沒有人知道那條路在哪裡。 

「我直接陪你去好了！」當問完第三家後她忽然這麼說道，接下來由他指名方向，她便帶

者他朝著目的地前進，不可思議的，雖然並非正確的人導法姿勢，她用著他自小就非常習慣的



牽法勾著他前進，他們交談，彼此好像原本就已認識一般自在，期間不時需要從人行道下到馬

路邊──整個騎樓都被機車占滿了，違停的。 

 終於，他們抵達那家咖啡廳，起先還有些不肯定，很快那位寄養媽媽熱情的聲音就出現

了：「來來來，快進來！」他只來得及匆匆謝過那位小姐，就進入了店家，老師也隨後進來，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點餐、餵狗狗喝水、跟老師及老闆娘對話…...，好像都是在恍惚間進行的，

不知道為何他感覺：如果當下或想或說太多，就會忍不住哭起來，他甚至不能確定是由於感動

抑或無助。 

直到那天傍晚，坐在回家的車上，他嘴裡咀嚼著早上沒吃完的餅乾，回憶今天的種種：過去

十八年來，他總認為自己的境遇是再平凡不過的，他所受的考驗、壓力無非是人普遍受的──無

知的殘酷、愚昧的傷人；唯一的不同可能在於一路上的幫助者不斷，這一趟小小旅程彷彿是他

到目前為止人生的縮影，每個關鍵點總會適時的出現某人，這些協助促成了如今很大一部份的

他，而今天這些人甚至是跟他素未謀面的，他試著在心裡衡量這些舉動與那些行為、談論與眼

神，目前的他感到，在主觀上自己仍無法將兩者正負抵銷，仍然會放大惡而縮小善，但他相信

將來不論是這個社會還是他的心都會更加進步、成熟，到時整個環境的氛圍一定也會完全不同

吧！ 

         夕陽穿過飛馳在高速公路的車窗，照亮了他腳邊狗狗的淡黃色毛皮，他深深吸氣，又緩緩

吐出，咬了口手中的巧克力餅乾，用這個動作再次咀嚼，試著品嘗出這份無私的重量與珍貴。 


